
论 《救时揭要》与郑观应的早期思想

徐 元 基 武 曦

郑观应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
,

是一位有较大影响的人物
。

他以编撰
《
盛世危言》 而享盛名

。

如果我们要探

讨他的思想形成与演变过程
,

还必须研究其早期代表作《救时揭要 》及 《 易言 》 。

本文试图就《救时揭要 》 (以下

简称 《 揭要>>) 一书
,

评介郑观应早期的主要思想
,

以求正于史学界的同志们
。

一年②
。

这十二篇文字都不长
,

亦无痕迹 可

①

郑观应编印《揭要》 后
,

经过一段时间着

手改编刊印《易言》
。

一百多年来
, 《易言》 一

书虽有修订本
,

但至今流传甚少
,

见者寥寥 ;

而《揭要》则偶有留存
,

弥足珍贵
。

我们看到

的《揭要》是上海图书馆所藏
,

扉页载明同治

十二年癸酉 (一八七三年 )仲春镌刻本
。

该书

扉页背面石印梁溪余治的亲笔题辞
,

仅八行
。

首刻郑观应自序二页
,

署名
:

铁城红黑海五

柳居荣阳氏识于沪上待鹤斋①
。

次刻 目录
,

凡二十四篇名
。

正文首页署名为
:

香山诚中

子荣阳氏著
。

二十三篇编页四十九
,

末篇 七

页未刻页次
,

全书正文共五十六页
,

二万余

言
。

最后刻巨鹿洁瑛氏跋文一页
。

题辞
、

自序

与跋均标 明同治壬申 (一八七二年 )冬至日
。

首先引起人们重视的是 《揭要》 版本问

题
。

郑观应于光绪二十一年 《盛世危言增订

新编》凡例中说
: “

溯自同治元年承江苏善士

余莲村先生改正
,

即付手民
,

名日 《救时揭

要》 ” 。

《揭要》 是否刻于同治元年
,

有同志作

了考订
。

我们补充二点
,

进一步加以论证
。

第一
,

考订现存 《揭要》 癸酉本各篇写作

时间是重要的本证
。

根据文章内容
,

二十四

篇中有十二篇可 以确定作于同治二年之后的

几年间
,

其中一篇为同治十年
,

四篇为同治十

②

“

荣阳 氏
”

应为
“

荣阳氏
” ,

下同
。

又
《
厉史学

》
一 九

七九年第四期载叶世 吕
、

吴修艺同志
《 `

救时
一

揭

要
) (

易言
》 <
盛世危言 成书考卜

一

文
,

所引
《
揭要

,

余治题辞及郑自序
,

有数处失误
,

不免大醉小疵
,

姑作如下订正
: 甲

、

余治题 辞
。

(一 )
“

抉 摘 隐

散
” ,

文意不通
。

按
“

散
”

字原文系行 括
“

散
” `

多
。

段

注说文解字云
: “

凡古言撒吵者
,

即今之微妙
’

丰
” ,

故
“

数
”

即
“

微
”

字
。

(二 )
“

是真能 以 终萨之心
、
)

’

吐

长舌
” ,

按
“
J“ 吐长舌

”

原文系
“

吐 J
、

`

长舌
” 。

J
’ 一

长舌

乃佛教术语
。

释典载佛具三十二相
,

其一为 j
` 一

长

舌
。

(三 )
“

知作 昔下笔时已有万千苦恼
,

苍生环而

待时
” ,

标点误
,

亦有错字
。

按原文应为
: “

知作者

下笔时
,

已有万千苦恼苍生环而待命
” 。

乙
、

郑自

序
。 “

普济虽有
,

怀恨乏点金之术 ; 显扬仍未
,

遂徒

深投笔之心
。 ’

应标为
: “

普济虽有怀
,

恨乏点金之

术 ;显扬仍未遂
,

徒深投笔之心
。 ”

第二篇
《

续澳门猪仔论
》 、

第三篇
“

求救猪仔沦
》
均

提到一八六三年 (同治二年 )英国议院商议杜绝拐

贩人口 事
,

当作于这年之后的数年间
。

第一篇
《
澳

门猪仔论
》 、

第七篇
《
澳门窝匪论

》
内容与上述两篇

接近
,

写作时间相 去不远
。

第十八篇
《

劝戒杀放生

论
》

提到乙丑年
,

即同治四年
,

当作于这年之后
。

第

二十篇
《

救济速报
》

谈到甲子 (同治三年 )后二年的

事
,

当作于同治五年之后
。

第九篇
《
拟请设华官于

外国保卫商民论
》
议论对外派驻领事

,

当作 于同治

六年修订中英天津条约之后
。

第十四篇
《

论水灾
,

谈到这年夏秋之间永定河决堤引起大水灾
,

当为

同治十年
。

第四篇
《

论禁止贩人为奴
》 、

第 五 棍
《

教猪仔巧报
》
提到马利古士船事件

,

当作于 I司洽

十一年九月后
。

第十五篇
《

痛亡者无归论
》
提到前

两年发生的普法战争
,

当作于一八七二年即 同治

十一年
。

第二十四篇
《

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
》

议论

闽
、

沪两局停造轮船事
,

当作于同治十一年冬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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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定为时隔多年之后所修订
。

至于其余十二

篇是否均属 同治元年前所作
,

似不可必 , 即使

如此
,

仅这十二篇也无成书刊印的可能
。

况

且癸酉本自序绝禾提到同治元年有过 刻本 ;

如有
,

当不致忽略
。

因此
,

我们可以大体上确

定《揭要》是郑观应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

至七十年代初的作品
。

第二
,

当时出版物的反映
。

同治十三年

正月出版的《中西 闻见录》转载《揭要》第九篇

《拟请设华官于外国保卫商民论 》 一文
,

并附

编者按语云
: “ 《救时揭要》一书于去岁刊自上

海待鹤斋
,

意在杜绝贩卖人 口
,

禁止吸食鸦

片
,

而旁及他务
,

均中当时利弊
,

且与《中西 闻

见录》所论者适相符合
。

兹特节录一条
,

以广

见闻
。 ” ① 当时人看到的正为 同治 十二 年刻

本
。

这是一个有力的佐证
。

根据现在所看到的史实
,

癸酉本很可能

是《揭要》仅有的刻本
。

郑观应是在什么历史条件的推动下开始

写作的? 有的同志根据《易言》 (三十六篇本 )

序言②
,

认定郑观应开始写作的时间为一八

七 O
、

一八七一年
,

这是不确切的
。

郑观应在

《易言》 (二十篇本 )序言中明确指出
: “

庚申之

变
,

目击时艰
,

凡属 臣民无不毗裂
。

每于酒酣

耳热之下
,

闻而可 以安内攘外者
,

感触于怀
,

随笔札记
,

历年既久
,

积若干篇
” 。

可见
,

第二

次鸦片战争对当时人 民的震动极大
。

郑观应
“

目击时艰
” ,

有感于中
,

思所以自强之道③ 。

他正是在一八六O 年之后
,

怀着自强的动机
,

开始随笔札记 ; 而于一八七 O
、

一八七一年进

行集中修订
。

这大致符合 《揭要》 的写作时

间
。

有同志说
,

郑观应的晚年著作都不提 《揭

要》一书
,

而将 《易言》与《盛世危言》并提
。

弦

外之音
,

对 《揭要》颇有贬低之意
。

其实
,

郑观

应在出版 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 凡例中
,

就点

明了三本书的连贯性
。

他所作《易言》 (三十

六篇本 )序言提到这些札记被友人取去
, “

杂

付报馆
,

又阑入近人所刻《闻见录》中
” 。

刊入

《申报》和《 中西 闻见录》的
,

全系《揭要》的篇

章
。

这里使我们得到启示
,

即在郑观应早期

思想中
,

对《揭要 》和 《易言》 两书却是混同为

一的④
。

郑观应先抽出一部分文稿
,

连同新写

的
,

刊印 《揭要》 ; 后经过较大增订
,

编定《易

言》三十六篇本 ,嗣又删并成二十篇本
。

所 以
,

《揭要》与《易言》 (也包括《盛世危言》 )两书有

着某种程度的血缘关系
。

同样出于 自强的动

机
,

而所举 自强诸大端
,

在 《揭要》与《易言》确

有明显的差别
,

都打上时代的烙印
。

《易言》之

所以能取得重大的突破
,

恰恰是时代前进的

反映
。

我们如果离开时代背景
,

忽略思想演

变
,

那就很难对作品得出正确的评价
。

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
,

即如何看待

《揭要》中一些谈论因果报应和修心积德的文

章
。

有的论者既肯定了《揭要》多数篇幅有积

极内容
,

构成全书的中心
,

又指 出郑观应的指

导思想是治人心
,

唯心主义的消极东西很多
。

这个评论犹嫌失之笼统
。

我们查下来
,

包含

因果报应 内容的有六篇⑤ ,

谈修心积德的为

四篇⑥ ,

确有一定的数量
,

不免降低了《揭要》

的客观价值
。

不过
,

我们也须注意到
,

郑观应

并不把宣扬因果报应作为文章的归宿
,

对修

心积德也有他自己的解释
。

例如郑观应批驳

种种傍门左道
,

标榜儒释道三教要旨在于积

德二字
。

积德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? 他认为
:

参见刘广京
: 《

郑观应易言—
光绪初年之变法思

想
》 , 《

清华学报
,

新卷 8
,

第 1 期 第 3 76 页
。

这篇序言说到
: “

往余于同治庚午
、

辛未 (一八七

O
、

一八七一 )间
,

端居多暇
,

涉猎简编
,

偶有所见
,

随笔札记
。 ’

《

易言
》

(三十六篇本 )序言还说
: “

内之积感于寸

心
,

外之眷怀于大局
,

目击时艰
,

无可下手
,

而一言

以蔽之日
,

莫如自强为先
。 ”

参见前揭刘广京文
。

这六篇是
:
第五篇

《

救猪仔巧报
》 ,

第十三篇
《
论医

院医家亚宜考究
》 ,

第十七篇
《

劝戒溺女
》 ,

第十八

篇
、

第二十篇的篇名见上页注②
,

第二十一篇
《
劝

公门修行
》 。

这四篇是
:
第十六篇

《
论广东神会梨 园风俗

》 ,

第

十九篇
《
堪舆吉凶论

》 ,

第二十二二篇
《
论 三教要旨傍

门惑世
》 ,

第二十三篇
《

或问守身要旨
》 。

⑤④



“

修行功德之事
,

不以茹素诵经为修行
,

不 以

建坛设蘸为功德
” ,

而是做几件好事
,

如
“

济急

拯危之类
” ,

并且
“

有功不伐
” ①

。

又如他指

出
,

广东神会
、

梨园之盛
,

甲于他省
,

有伤风

化
,

特别是虚糜资财
,

仅神会一项
,

广东全省

每年不止耗费二百 多万两
, “

举国若狂
,

其势

莫遏
,

而受害不知凡几
” 。 “

以有用之财作无

益之事
,

何如集资效范文正公之创义仓
,

开义

学
,

设育婴堂
,

收埋路尸
,

舍药施医
,

利民利

物
,

作方便阴功
,

足以邀天之佑乎 !
” ② 郑观应

还写了一篇 《劝戒杀放生论 》 ,

全文是十足的

因果说教
,

结语点出本意说
: “

又能推爱物之

心为爱人之举
,

乐施孝友
,

济弱扶倾
,

救人一

命胜救百万生物
,

其功德不可量矣
。 ” ③所以

,

他并不单纯为宣扬而宣扬
,

始终关心世上疮

痰
,

民间疾苦
,

救物是虚
.

救人其实
。

郑观应

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
,

其治人心的目的仍

在治世
,

书名突出
“

救时
” ,

不是没有道理的
。

明确 了上述问题
,

我们就比较容 易认识

《揭要》的时代局限性
。

郑观应痛感当时局势

隐伏着危机
,

而在他所揭示的主要
“

救时
”

方案

中
,

保护华工和社会救济两点还没有脱离封

建主义思想的范畴 ,仿行西方轮船利器
,

改革

官办机器局的封建关系
,

以发展资本主义
,

一

定程度上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色彩
,

这

点必须予 以充分评价
,

但毕竟没有也不可能

提出变革整个社会制度的主张
。

这是 《揭要 》

一书时代局限性的主要表现
。

《揭要 》 给人们的一个鲜明印象
,

就是书

中所反映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
,

这是郑观

应早期思想的主流
。

首先
,

突出地表现在对

待契约华工的问题上
。 《揭要》议论这个问题

比较集中
,

有七篇之多
,

这与当时外国资本

主义侵略势力从中国掠卖劳动力达到高潮有

关
。

澳门是起运华工出洋的主要港 口 之 一
,

设立猪仔馆的时间较早
,

数量最多
,

而且 由葡

萄牙官吏直接控制
。

它的生存和繁荣是靠猪

仔贸易来维持的
。

郑观应愤慨地指出
,

澳门

在葡萄牙人霸占下
, “

遂使一隅之王土
,

竟分

为人鬼之关
,

竟成为禽兽之域
,

黑浪颠风
,

昏

无日月
” ④

。

他
“

世居澳门
,

素知底蕴
” ⑤

,

触 日

惊心的事实
,

使他对华工抱深切的同情
,

而对

侵略者持反抗的态度
。

郑观应的文章往往发时人之所未发
。

他

认为各处报纸所载澳门猪仔馆对华工的迫害

情况很详晰
,

却没有揭露其拐计之毒
。 “

吾 闻

拐徒与洋人串通
,

约有数万
,

专投人之所好
” ,

设下种种拐计
:

一是
“

或诱以娟赌
” ;二是

“

或

假以银钱
,

一入其饵
,

不拘多寡
,

偶不及偿
,

即

拘而赴诸海外
” ; 三是

“

或潜匿四方
,

黑夜中于

僻静码头
,

如粤省怡和街闸外之处
,

声呼过

海
,

成载被擒
,

售于洋船
” ; 四是

“

或灯后往来

之人 竟被布袋笼套拉牵 而 去者
,

不 知儿

许
” ⑥

。

郑观应批评澳门当地士绅
“

各顾身家
,

恐

遭其害
,

又未敢大声疾呼
,

以讼言于蒲萄之领

事
” ⑦

。

他严肃责备清政府及其官吏
: “

官听

之
,

而吏亦听之
。

即偶出示欲挽颓风
,

而有言

无实
,

以致 日串拐徒东诱西骗
” ⑧

。 “

外国之

人万里而来
,

尚能设官呵护
,

岂我 国乃不能保

护我民乎 ! ” ⑨ 他强烈抗 议 葡 萄 牙
“

恃 弧 逞

诈
” L

。

应该如何解决这个严重问题呢 ? 郑观应

提出两个办法
:

一是恳求各国君主遵万国公

法
,

集众与葡萄牙讲理⑧ ; 二是先通公函给澳

门葡萄牙当局
,

要求停止贩运
,

如果不依
, “

于

是布其罪恶
,

绝其往来
,

严立海禁
,

于澳门

四面设立寨栅
,

不使一人一船履迹其地
,

虽欲

招佣
,

又乌从而招之卜
·

… 即不然
,

设一海关
,

①② 心
论广东神会梨园风俗

》 , 《
揭要

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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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稽查弹压
,

则贩人出洋者 亦 不 能 逞其志

也
” ①

。

郑观应考虑的办法并非空想
,

在一定

条件下采取适当的方式
,

是可以得到实现的
。

《揭要》有两篇文章 (第四
、

五篇 ) 提到一八七

二年马利古士船 〔“ M a ir a L uz
” ,

史书都译作

玛也西号 )事件
。

二百多名华工从澳门被拐
、

又横遭该号秘鲁船主苛待的事实披露 于 世

后
,

国际舆论一致谴责葡萄牙和秘鲁
。

清政

府和粤省当局对澳门实行了相应措施
,

粤省

人民也采取了行动
。

此外
,

澳门因香港的有

力竞争
,

在贩运华工方面处于劣势
。

这样
,

迫

使葡萄牙当局在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公布于三

个月后禁止从澳门装运华工出口
。

这个事实

证明了郑观应设想的对策有一定 的现 实意

义
。

我们也要指出
,

郑观应在华工间题的认

识上
,

带有浓厚的封建思想色彩
。

他浩叹大量

华工被拐卖出洋
: “

人命至重
,

此事不伤天地

之祥和乎 ! 户 口至重
,

此事不绝男女之孽息

乎 1 华夏至重
,

此事不失中朝之体统乎 !
” ②

他还错误地把华工与明代楼寇混为一谈
。 “

若

夫往者日众
,

其中岂无濡诈集雄之辈
,

万一

楚材晋用
,

或如明季楼患之徐
、

叶等
,

则毒蝮

反噬
,

祸有不可问者
。 ” ③ 这确实有点比拟非

类
。

其次
,

郑观应的爱国主义思想还表现在

抗议外国人对华人的欺凌
。

《揭要》第十五篇

文章 《痛亡者无归论 》
,

述其同乡陈某搭法国

轮船返港
,

偶染时疾身故
,

同船戚友恳求船主

作木箱暂硷
,

船主执意不从
,

竟将陈尸投入海

中
。

从航海的习惯法看
,

这是无可非议的
。

但

郑观应就此事发 了一大篇议论
: 我华人在租

界偶不合例
,

即遭议罚
。 “

何 以洋人入我中国

营生
,

渔我中国之利
,

反不循我中国之规矩
。

此意何意乎 ? 岂以我华人屏 弱
,

无妨任意残

暴乎 ? 抑恃国强大
,

天下无出其右
,

即纵性横

行
,

亦无奈何者乎? ”

郑观应 当然知道不平等

条约订 明划定租界和治外法权
,

为什么这样

小题大做呢 ? 此文写于一八七二年
,

即天津

教案发生后的第二年
。

他采取曲笔
,

借题发

挥
,

正是对法国侵略者乃至一切外国强权势

力的愤怒抗议
。

所 以
,

这篇文章粗看是泛泛

之作
,

其实有政治意义
。 “

我中国但以关内计

之
,

地有十八省之广
,

人有不知几千万亿
,

富

足 以补美
、

英
、

布
、

法四国府库之虚
,

又足以饱

各国商家营运之欲
,

兵力则一乡一县皆无不

可株马厉兵 以相持
。

目下不过 为势所迫
,

暂

忍一时
。

岂得以一时少挫
,

逮视为砧上肉
、

釜

中鱼耶 ?
”

郑观应认识到中国有极大的潜在力

量
,

主张用实力同外国侵略者对峙
,

表现了

中国人 民历来反抗外来侵略的传统的斗争精

神和爱国主义思想
。

郑观应的《揭要》提出了另一个重要思想

是学习西方
、

发展资本主义
,

集中反映于该书

最后一篇文章 《论 中国轮船进止大略》 (以下

简称 《大略》 )
。

有的同志看到 《揭要》 流露出

来的强烈的爱国思想
,

从而认为这本书主要

是揭露外国侵略罪行的
,

缺乏师外国长技
“

而

夺其所恃
”

以及改革封建制度的内容
。

这显

然低估了《大略》的重要意义
。

该文是《揭要 》全书最长的一篇
,

没有页

次
,

很清楚是补刻插进去的
。

文章开 首说
:

“ 《派寰琐纪》所论
`

内地轮船进止议
’ ,

深合符

节
,

实获我心
。

余故参以鄙见
,

合质高明
。 ”

按

同治十一年壬申十一月 申 报馆 刊 《滚寰 琐

纪》④ 第一册确有《内地轮船进止议》 ( 以下简

称 《进止议》 ) 一文
,

未署作者姓名
。

我们将

《大略》与《进止议》 两篇仔细对校
,

前者基本

上照录后者
,

但修改多处
,

增加三段
。

既然郑

观应进行改写
,

《进止议》的观点已溶化入《大

①②
《

论禁止贩人为奴
, , 《
揭要

》

第 8 页
、

第 7 页
、

③
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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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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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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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寰琐纪
》
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刊本有海 卜编勺树

士序一篇
,

作于
`

同治 壬申秋九 月之秒
” ,

可知该 污

各文写作时间当在该年九 月以 前
。



略》
,

成为郑观应的思想
; 同时

,

郑观应还在好

几个地方有所发展
,

有所提高
。

因此
,

无论从

什么角度分析
,

都不能象有的同志那样把《大

略》一文仅仅看作《揭要 》的附录
。

首先要考察《进止议》是在怎样的历史背

景下写的
。

当时发生了一次官局造轮存废的

讨论
,

而间题是从福州船政局造船渐多
、

养船

经费渐增
,

势将不胜负担开始的
。

一种解决

的办法是沿海诸省不再雇买外国轮船
,

而拨

用闽厂造轮
。

总署感到这还不是持久 之 计
,

皿须统筹变通之法
,

于是以密函同曾国藩与

李鸿章商议
,

提出招商租赁和运槽两点
,

但又

对此深抱顾虑
。

不久
,

内阁学士宋晋对福州

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参 了一本
,

指责数点
,

请

伤停止该两处造船
,

将拨款用 于 救 灾等急

需①
。

清廷谕令几个有关督抚及主管官员悉

心妥议具奏
。

于是
,

展开了一场严肃的议论
。

最后
,

总署支持曾
、

左
、

李等继续建造的意见
,

两局所造轮船都非商船
,

出租事暂时搁下
。

就

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
,

出现了题为《内地轮船

进止议》的重要文章
,

写作时间约在同治十一

年五六月间
。

郑观应对此文的增 订
,

并改题

为《大略》
,

当在该年十一月 《碱寰琐纪》 出版

之后
,

距《揭要》镌版印书时间很近了
。

《大略》开宗明义说
: “

夫泰西轮船
、

机器
、

火炮之精
,

泄天地造化之奇
,

为军国所利用
,

以此致强
,

以此致富
。

若中土仿而行之
,

势必

雄跨四海
。 ” ②这不就是

“

师长技
,

攻其所短
,

而夺其所恃
”

的思想吗 ? 重要的还在于作了

具体分析
,

开列改革方案
。

“

然制造之精工与否
,

特其事之一端
,

其

最要者则在经费之多
,

且在乎驾驶之熟也
” ,

提出资金与技术两个关键问题
,

并把外国与

中国的情况作对比
,

见解鞭辟入里
。

资金问

题
, “

泰西各国官与商财货互相流通
。

… …官

之所需
,

商皆立应
。

商不虑官之无信
,

官亦不

以借商为可耻
。 ” ③ “

即一介细民倡一新论
、

实

可操左券为众论所许者
,

则在官在商在民皆

可凑股助益之
,

一人建议
,

万人集资
。

一旦获

益
,

则创其事与助其事者
,

皆分其利
,

故成事

较易
。 ”

中国情况怎样呢 ? “

彼中习尚如此
,

岂

中土万余年来吝惜涣散之风气所能效之乎 ?
”

字里行间流露出不胜感慨之情
。

技 术 问题
,

还包括组织管理问题
,

文章介绍外国轮船主

都精习天文地理
,

通晓别国语文
,

兵船炮官挤

于测量距离
,

炮弹每发必中
。 “

虽其国之水师

提督
、

王子贵人
,

苟在行伍
,

亦须事事皆能
,

文

案 自理焉
,

枪炮自燃焉
,

即至粗 至贱之事
,

皆

不惮辛瘁而毕试之
。 ”

船上士兵 坚守岗位
,

纪

律森严
,

熟练掌握操作技术
, “

一旦临敌
,

竹不

反顾
,

船碎亦不 闻叫号
。

其兵心之坚如此
,

岂

中土之兵嚣凌怯鲁所能效之乎 ?
”

所 述 外 国

官兵的技术与纪律难免有夸张之处
,

但对照

当时中国官兵的情况
,

确实不能 同日而语
。

郑

观应对这个间题增补一段很重要的话
: “

中土

非无博达之士
,

多因贫乏
,

无能制作 ; 或有绝

技
,

困于律例
,

不敢 自街
。

如朝廷有示体恤商

贾
,

任天下之人 自造轮船
,

尤能制一奇巧之

物
,

于 国家有益者
,

则赏其顶戴
,

限其自造多

少年数
,

然后别人方能造
,

则人皆乐创乐助
,

事必易成
,

而且精于技艺者必多
,

亦未始非富

民之道也
。

较诸文士笔下千言
,

胸无一策
,

或

习武艺
,

闻炮相惊者
,

虽掇高科
,

于国家有何

益哉 ! ” 指出中国人 民的聪明才智得 不 到 发

挥
,

科技得不到提高
,

工商业得不到开拓
, _

方

任全在清廷
。

郑观应已初步意识到封建制度

的腐朽性和西方资本主义在改进技术
、

发展

生产力方面的进步作用
。

文章着重对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是

否停造轮船间题
,

发表 自己的独特见解
,

由于

立场不同
,

与清政府所有官僚们的看法大相

径庭
,

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
。

两局情况不尽

《

筹办夷务始末
,

同治朝
,

卷 8 4
,

第 3 5一 3 6 少!
`

。

犷进止议
》
此处只提轮船一项

。 《
火田卜增加机器

、

火

炮等
。

“

官亦不以借商为可耻
”

句
, 《

_

人略
》
改作

“ ’

心方 f
、

}片

商为可耻
” ,

为要与上句对称
,

省略
“

以
” ’

扛
。

①②③



一致
,

闽局之用
“

倍于江苏
” ,

问题较突出
,

故

分别提出两种方案
。

该文认为
,

闽局造船
“

停不停皆可也
。

得

其道则转败为功
,

失其道则虽利亦害
。 ”

这里

所谓的
“

道
”

是什么呢 ? 文章主张如官停造则
“

招商接任之
” ; 如不停造

, “

但改官造 为商

造
” 。

所以归根结蒂一句话
,

无论停与不停
,

都得变官办为商办
,

这就是
“

道
”

之所在
。

那

末
,

华商有无资本承办呢 ? 回答是
:

有资本
。

“

现在上海长江轮船多至十七八只
,

计其本己

在一二百万
,

皆华商之资附洋行而贸易者
,

十

居其九
。 ”

这些华商 (主要是买办或买办商人
,

也有旧式殷实船商 ) 久附洋商
,

肯否乐从呢 ?

郑观应说
: “

夫商之不愿者
,

畏官之威与畏官

之无信而 已
。 ” ① “

诚能尽祛其畏官之隐衷
,

而

予谋生之大道
,

则凡闽省之盐商
、

上海宁波

之号商皆可罗而致也
。 ”

间题在于封建官府的

压迫
。

文章进一步阐明实行商办至少有以下

三点好处
:

第一
,

商人承办
,

必得有利润
, “

资

用可 以源源不穷
” ,

不致象官办那样耽忧经费

问题
,

每有司农仰屋之虞 ;第二
, “

该事系商人

身家性命所关
,

即无人督责
,

亦不虑其不造乎

精巧
” ,

技术有望 日新月异
,

质量可 以渐臻完

善 ;第三
,

儿年之后
,

商利 日饶
,

商力增强
,

制

造精巧
,

官府可令每造商船四只
,

带造兵船一

只
,

逐年递加
。

兵船
“

无事则护商捕盗
,

有事

则听官调遣
。

在古寓兵于农
,

今寓兵于商
。

从

此
,

月铜敛之商
,

训练责之商
,

是朝廷安坐而

日收其无形之富强
,

于公家真有万种之益
,

而

无一丝之损矣
。 ”

由此可见
,

该文将闽局由官

办改为商办的道理
,

说得何等透彻 ! 这种主

张代表那些经营轮船业的华商的观点
,

即在

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行将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

思想
。

当时郑观应投资于英商出面开办的公

正轮船公司 ( U n i o n s t e : , m N
: 、 v i g a t i o n C o

.

)
,

担任董事
,

所以这种主张也完全代表他的思

想
。

关于江南制造局
,

文章表示仍可保持官

办
,

但制造的产品应由军用改为民用
。

第一
,

生产农业机器
。 “

中土兵资之后
,

工价无一不

昂
。

诚能以局中大机器
,

分造一切小机器
,

如

农桑两项之物
,

精益求精
,

灵便适用
,

则数百

金一器即可敌农夫数十人之用
,

工商农贩必

争购之
,

其利易溥
。 ” ② 这点显系冯桂芬思想

的发展
。

冯桂芬在 《校那庐抗议》中说过
: “

又

如农具织具
,

百工所需
,

多用机轮
,

用力少而

成功多
,

是可资以治生
。 ” ③ 他预计

: “

东南诸

省兵资之后
,

流离死亡
,

所在皆是
,

孑遗余黎

多者十之三四
,

少者十不及一
,

人少即田荒
,

田荒即米细
,

必有受其饥者
,

是宜 以西人耕

具济之
,

或用马
,

或用火轮机
,

一人可耕百

亩
。 ” ④ 两文对读

,

可看出思想的继承性
,

但

《大略》一文则具体化了
,

并且认为这不仅对

发展农业有利
,

也使制造局获得大利
, “

而惟

上海一局司其柄
,

其官中利权专而美矣
” 。

第

二
,

生产内河小轮船
。 “

又内河小轮船不准洋

人行驶
,

恐其夺中土之 民业耳
。

若准中土之

商为内河之用
,

则上海一局专造小轮船
,

出售

于各省
,

亦于商民大有裨益
。

是泰西辛苦经

营之心计
,

反独为中国用矣
。 ” ⑤ 如果江南制

造局能在生产上作这样的改变
,

那末
, “

用力

愈省
,

收效愈多
,

官努不必筹而年年转有所

获
。 ” ⑥

文章对闽
、

沪两局分别提出不 同方案之

后
,

归结说
: “

固分别沪
、

闽情形
,

各得其宜而

专主 以商代官之长策也
。 ”

闽局改官办 为商

办
,

就是变封建政府所有制为私人资本主义

所有制 ;沪局所有制不变
,

但产品之资本主义

商品化的结果
,

必然影响到内部生产关系
。

所

以
,

这两种方案实际上都要变革旧的封建生

产关系
。

只有这样
,

才能使两局摆脱困境
,

使

生产力得到顺畅的发展
。

在当时
,

这些方案

①
《

大略
》
此处增加

“

畏官之威
”

四字
。

②
“

诚能以局中大机器
”

句
, 义

大略
》

脱漏
“

器
”

字
,

③ 《 采西学议
》 , 《

校那庐抗议
,

下卷
。

④
《

筹国用议
》 :

同上书
,

上卷
。

⑤
“

内河
”

二字
《

大略
》
误作

“

河内
’ 。

又 《 少; 略
》
此处脱

漏
“

专造小轮船… …反独为中国用矣
”

一行字
。

⑥
“

效
”

字
, 《
大略

》 误作
“

敛
”

字
。



自然不会被清廷所采纳
。

我们今天看来
,

此

文可说是提出对官局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最

早的一篇文章
。

驳骚岁华
,

清季政局每况愈

下
,

而此文却愈益显露其闪烁光彩
。

文章结束时
,

郑观应插入一段话云
: “

须

安不忘危
,

实心恒志以行之
。

诚如是
,

整顿军

威以保社樱
,

复取西洋各国之兵法
,

裕国足

民
,

成充国用
,

而富强之道不亦伟哉 ! ”

郑观应

孜孜不忘者
,

除了个人的商业利益外
,

还憧憬

于国家富强的伟业
,

确是难能可贵
。

综上所述
, 《揭要》 反映了郑观应早期的

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
,

要求某种程度地

改革官办机器局的封建生产关系
,

发展资本

主义
,

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
。

同时毋庸讳言
,

这部书毕竟是郑观应的早期著作
,

了解西方

不够
,

改革意见未成体系
,

亦不深刻
,

揭示的间

题尚未触及社会根本制度
,

没有摆脱封建主

义传统思想的束缚
,

信奉道家说教
,

迷信因果

报应
,

明显地存在一些糟粕
。

《揭要》所论述的

J L个主要问题
,

我们从《易言》和 《盛 世危言》

两书都能找到其思想的继承与变化发展的痕

迹
。

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
。

当时中国新兴 资

产阶级处于孕育阶段
,

即将脱胎而出
, 《揭要》

正是这个阶级尚未成熟的意识形态的一部代

表作吧
。

一 行 究 竟 是 哪 里 人

僧一行 (张遂 )是我国唐代卓越的天文学家
。

关于他的籍贯
,

目前有三种说法
:

一
、

河北省巨鹿县人
。

这一说见 196 5 年版《 辞海》 和 197 9 年版《辞海》 。

8<< 华海 》 “

一行
”

条下解释说
: “

唐

高僧
,

天文学家
。

俗姓张
,

名遂
,

巨鹿 (令属河北 )人
。 ”

二
、

山东省昌乐县人
。

此说见 《中国通史参考资料》 古代部分第四册 ( 中华书局 19 65 年 11 月第一版 )
。

该

书选编 《 旧唐书
·

一行传》 : “

僧一行
,

姓张氏
,

先名遂
,

魏州昌乐人
。 ”

编者在注释中称
: “

魏州昌乐
:

魏州亦称魏

郡
,

领十县
。

昌乐是魏州十县之一
,

今山东省昌乐县
。 ,,

三
、

河南省南乐县人
。

这一说见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编
化

中国古代科学家 》 : “

一行本姓张
,

名遂
。

魏州 昌乐 ( 今河南南乐县 )人
。 ”
拙作《河南古代科学家》

(河南人民出版社 19 78 年 12 月出版 )亦持此说
。

这三种说法中
,

究竟以哪一说准确呢? 笔者认为
,

第三种说法是比较准确的
。

试申述理由如下
:

确定一行的籍贯
,

应该根据 I<<日唐书》 。

因该书作者离唐代近
,

记载比较可靠
。

l<<日唐书
·

一行传》 说一行是

魏州昌乐人
,

这是可信的
。

而第一说认为在今河北省巨鹿
,

显然依据不足
。

第二说虽然根据 l(<日唐书》 认为是
“

魏

州昌乐
” ,

但把它解释为今山东省昌乐县
,

这也是站不住脚的
。

查 《读史方舆纪要
·

山东六 》对
“

昌乐
”
的记载司

知今天山东省的昌乐县
,

是宋代才开始设置的
。

在宋代以前
,

山东境内根本就没有
“

昌乐县
”

这个名称
。

今天山

东省昌乐县这个地方
,

唐代时先称营邱县
,

属潍州
,

后又与北海县合并了
。

它同唐代的魏州毫无关系
。

那么
,

唐代的
“

魏州昌乐
”

应该是今天的什么地方呢? 第三说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
。

其主要根据仍然是
《读史方舆纪要》 上的记载

。

该书大名府
“

南乐县
”

条下写道 : “

汉置乐昌县
,

属东郡
。

… …晋改置昌乐县
,

属阳平

郡
。

… … 隋初郡废
,

县属魏州
。

大业初
,

省入繁水县
。

唐武德初复置
,

属魏州
。

五代唐讳昌
,

改日南乐
,

属兴唐

府
。

宋仍属大名
。

崇宁五年
,

改属渲州
。

金还隶大名府
。

元因之
。

今编户三十五里
。 ”

(见卷十六
,

直隶七
。

)根

据这条史料
,

可以说明属于直隶大名府的南乐县
,

就是晋代开始设置的昌乐县 ;这个昌乐县在隋
、

唐时属于魏

州
。

到五代后唐时
,

因为避讳
,

才将
“

昌乐
”

改为
“

南乐
” 。

自此以后
,

就一直称为南乐县了
。

由此可见
,

一行是唐

代魏州昌乐 (即今河南省南乐县 )人
。

L许永璋〕


